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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欣赏

《小青团春装店》插图，卷儿绘，接力出版社，
202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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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李鲁平的《江上谁家少年》以抗战时期荆江流域的湖
乡平原为叙事背景，将少年成长历程与地域文化、战争记
忆深度交融。作品以细腻笔触铺展楚地文脉与长江风情的
文化长卷，通过塑造烽火岁月中的少年群像，完成对“成
长”主题的深刻诠释；更以超越具象善恶对立的战争书写，
为儿童文学的历史叙事提供了独特范式。在江汉平原的水
网、棉田与芦苇荡间，文化基因、成长力量与战争反思相互
激荡，构筑出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的抗战题材儿
童文学佳作。

时空交错，铺陈少年成长的精神底色

《江上谁家少年》的文化叙事呈现“纵贯历史、横铺空
间”的双重维度。时间维度上，楚文化的精神基因跨越千
年，成为少年成长的精神底色；空间维度上，长江水系的地
理脉络与民俗风情，构建起鲜活可感的文化场域，二者交
织共生，共同构成了本书文化叙事的核心骨架。

楚文化的精神内核，以历史传承与民间记忆为纽带，
如江河流水般贯穿于少年们的言行抉择之中，成为他们直
面战争苦难的精神滋养。这种传承并非刻意的说教，而是
自然融入具体的文化符号与生活场景：屈原《哀郢》中“登
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的悲怆家国情怀，被落蓬山
书院的张先生反复吟诵。这不仅让大坟山从一处普通矶
头，变成承载历史痛感与家国记忆的文化地标，更在小黄
鳝、郑团子等少年心中，悄然种下“守土有责”的种子——
郑团子阻止棉花落入日军之手时的坚定决绝，小黄鳝冒险
营救张先生时的执着无畏，皆可见这种“哀州土、忧家国”
的楚地情怀在少年身上的延续与传承。洞庭君（柳毅）的传
说，为少年们注入了“诚信守诺”的道德准则。小黄鳝对“洞
庭君夫人化重阳树”这一地域传说的笃信，不仅是对本土
神话的认同与敬畏，更暗含着对“坚守”与“责任”的朴素认
知：他承诺送吴振江过江，即便遭遇日军严密封锁，仍执着
尝试、不曾放弃；答应给李家湾的郑老汉送芦席，即便得知
对方已然离世，仍将芦席转赠其邻人杨苗苗，不负当初之
约。这种“一诺千金”的纯粹品性，正是楚地“重然诺、轻生
死”文化传统在少年身上的生动延续与鲜活体现。

以长江支流荆江为核心，由芦岭河、洞庭湖、洪湖等水
系串联而成的地理空间，不仅是小说情节展开的叙事场
景，更是长江文化“包容、灵动、坚韧”特质的具象载体。这
种空间文化特质，主要通过三个层面得以呈现：一是水系
交织的“流动文化”。芦岭河作为叙事核心纽带，串联起黄
家墩、观音洲、集成岛、晒网洲等关键场景，少年们的行动
始终与“水”相伴相随：小黄鳝划船护送吴振江、在芦苇丛
中隐蔽伤员、巧用滚钩阻截日军运棉船……水的灵动既赋
予叙事张弛有度的节奏，也淬炼出少年们的生存智慧。他
们借洄水之势救人、凭暗礁地形设伏、靠芦苇荡隐蔽行踪，
将长江“顺势而为、逆势抗争”的精神特质，融入一次次抗
争实践之中。二是民俗与生活的“烟火文化”。作品中的民
俗细节既是地域文化的鲜活注脚，也让文化叙事充满人间
温度：爷爷编织芦篾渔具的技艺（观音洲芦苇的坚韧与水
竹的挺拔，暗合水乡百姓的品性）、杨泗庙会的祭祀仪式
（“我志扬迈，水起风生”的念词，承载着船民的信仰与勇
气）、端午龙舟竞渡的传统（最终化作营救彭先生的巧妙掩
护，让民俗活动凝聚成抗争力量），以及炸藕丸子、腌咸鸭

蛋的日常烟火——即便身处战火纷飞之中，人们依然坚守
着有尊严、有滋味的生活。这些细节让长江文化不再是抽
象概念，而成为可触可感、鲜活生动的生活方式。三是商贸
与迁徙的“包容文化”。荆江地处三江交汇，历来是湘鄂文
化交融互通的枢纽：湖南安化的挑花人不远千里前来贩运
棉花，杨泗港聚集着安化船民议事，郑团子的祖父从汉阳
来到芦岭河经营棉行……这种跨地域的人员流动与商贸
往来，不仅展现出长江文化开放包容的气度，更暗含着战
争背景下民众“命运与共”的主题。来自湖南的吴振江与湖
北少年小黄鳝、郑团子相遇携手，正是长江流域儿女同心
御侮、共抗外敌的生动缩影。

成长书写：烽火淬炼下的少年群像

以小黄鳝为核心的少年群体，其形象塑造与成长轨迹
始终与荆江的水脉及楚文化的基因紧密相连。水，不仅是
他们生存的地理背景，更是塑造其性格与智慧的精神母
体；楚文化中屈原式的家国情怀、重义轻生的品格，则构成
了他们精神成长的底色。

小黄鳝的成长是“从水乡顽童到少年脊梁”的蜕变。最
初，他是仅懂捕鱼摸虾的孩童：见日军飞机轰炸时抱紧树干
颤抖，对“棉花与战争”的关联一无所知；但随着经历的叠
加——救吴振江、偷听郑团子与朱耳朵的棉花计划、用滚钩
阻截日军运棉船、转移游击队伤员、参与龙舟赛营救彭先生，
他逐渐理解“有水必有渡”不仅是行船的智慧，更是“绝境有
希望”的信念。最终，他能冷静策划伤员转移，能在龙舟赛中
精准掌舵，甚至能直面吴振江的牺牲而不再崩溃——这种真
实可信的蜕变，是水乡少年在战火中“接地气”的成长。他用
芦苇筏藏人、借洪水阻敌的智慧仍带着水的灵动。他的担当

让他成为伙伴们信赖的主心骨。
其他少年的成长则构成小黄鳝的“镜像互补”：吴振江

成长为游击战士，他带着雪峰山人的勇毅，从最初船毁人
伤的无助，到主动参与烧棉阻敌，最终为掩护队友牺牲，用
生命践行“对老乡负责”的承诺；郑团子蜕变为抗争组织
者，放弃省城学业回乡抗日，从最初“棉花送前线”的朴素
想法，到策划烧晒网洲棉花、组织伤员转移，家国情怀从

“背诵的诗句”变为行动的动力；朱耳朵以“文化为战”，做
小小宣传战士，用《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唤醒民众，让

“笔杆子”成为抗敌的“枪杆子”；王小牛没有被父亲王犍牛
的妥协影响，主动冒险传递情报，悄悄跟着掩埋牺牲队员，
每一步的选择都是自己的清醒的权衡；杨苗苗主动帮郑团
子打三棒鼓探消息，用柔弱的肩膀扛起生活与抗争的双重
责任。

这群少年的成长有一个共同特质：他们从未被战争磨
平人性的温度。许多温情的细节，让成长不再是苦大仇深
的单向叙事，而是在“苦难中守住善良，恐惧中选择勇敢”
的立体过程。正如晒网洲的棉花被烧后，芦苇仍会发芽；江
水淹没机场后，荷花仍会绽放，少年们的成长，恰是战争阴
霾中最动人的希望。

儿童文学战争书写的策略

作为面向儿童读者的抗战题材作品，《江上谁家少年》
没有将儿童塑造成符号化的宣传工具，少年形象不是“天
生的小英雄”，而是带着真实的恐惧、迷茫与成长轨迹。这
种“去工具化”的书写，让少年们的成长有血有肉，既保留
了儿童的本真，也让抗争的意义更显真切动人。

首先，作品通过日常的断裂展现战争的破坏性。日军
飞机轰炸过后，芦岭河集市的废墟、朱家布店的残破、郑老
汉的牺牲、吴振江的殒命——这些日常生活的崩塌，比血
腥和暴力的场景更能让儿童读者理解：战争最大的恶，是
剥夺人“好好生活”的基本权利。其次，作品不将“恶”归因
于个体，而是指向战争对群体的异化，这种处理避免了“仇
恨传递”，进而引导读者思考：战争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让普
通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最后，这种书写策略始终紧扣儿
童文学的希望内核。作品不渲染绝望，而是在战争的裂缝
中种下希望的种子：少年们抢棉花是为守护生计，救张先
生是为守护知识，转移伤员是为守护力量，龙舟赛营救是
为守护正义——这些行动证明，即便在战争机器的碾压
下，人性的光辉仍不会熄灭。正如小黄鳝相信“有水必有
渡”，作品传递的核心信念是：战争终将过去，而少年们在
苦难中习得的“勇敢、诚信、坚韧”，将成为重建生活的力
量。这种反思不是“反战”的空泛口号，而是珍视和平的具
体引导。让儿童读者明白和平的珍贵、生命的珍贵在于它
能让人好好捕鱼、好好读书、好好编织芦席，好好过一个有
藕丸子的年。

《江上谁家少年》让长江的风情在文字中流淌，让战争
反思超越了简单的善恶对立。作家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
是在苦难中守住人性的温度，真正的文化传承是让地域的
精神成为抗争的力量，真正的和平是让每一个“小黄鳝”都
能在荆江边，自由地摸鱼、看云、听屈原的诗句。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兼职副主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李鲁平《江上谁家少年》：

少年的成长是战争中最动人的希望
□舒辉波

提起童话故事中的公主，你的脑海里
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是纯洁美丽的白雪
公主，是被王子一吻拯救的睡美人，还是等待被水晶鞋确认
身份的灰姑娘辛德瑞拉？在传统童话的叙事版图里，公主往
往是“等待拯救”的符号，好像唯有王子的到来才能破开命
运的枷锁、延续她们的生命。这样的故事模板，悄然固化着

“女性柔弱被动、男性刚强主导”的性别认知。
1980年由罗伯特·蒙施创作、迈克尔·马奇蔻绘图的图

画书《纸袋公主》，却以一场颠覆性的叙事革命打破了这一
陈旧框架。这一绘本颠覆了传统刻板印象中等待被王子拯
救的公主形象，重构了智慧勇敢、独立果断，不靠外在取悦
他人，而是将选择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的新公主形象。

绘本中的伊丽莎白公主依旧是要嫁给王子的，但这个
看似落入俗套的故事情节并不是结局，而是开始。一条凶猛
火龙的出现，作为困境中窥探内心、检验品格的试金石，打
破了“从此，王子与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一经典设定。
火龙烧毁了一切，甚至是公主身上的衣服，掳走了阿诺王
子。面对突如其来的毁灭性打击，伊丽莎白没有哭泣，而是
积极寻找能遮身蔽体的方法，最后无所顾忌地套上一个纸
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拯救王子的征程。她不必等待谁来拯
救，而是凭借强大的内心、果敢的品格立即行动，努力靠自

己去完成一场体现自我价值的战斗。随后，伊丽莎白找
到了火龙，面对凶猛强大的敌人她没有退缩。尽管没有
魔法的加持，也缺乏骑士的护卫，但她仍然凭借沉稳的
心态与机智的对策，耗尽了恶龙的火焰与力气，最终救
出了王子。

然而，讽刺的是，这些本该被刮目相看的优秀品质
在王子面前却一文不值。他不但没有感激公主不顾安
危来救自己，而且还傲慢无礼、肤浅偏见地点评公主的
灰头土脸、衣着不堪，怒斥她“不像个公主”。清醒的伊
丽莎白有力地反击，“你倒是像个王子，可惜是个没用
的家伙”，随后转身在灿烂的阳光中潇洒离去。贯穿始
终的“纸袋”设计，看似普通却别有隐喻，它象征着褪去
财富、权力、名望等光环后，人还留存下什么。伊丽莎白
能够坦然面对变故，不囿于身份角色的禁锢，大方展现
自己勇敢、坚韧、睿智的一面。她可以为爱身披铠甲，也
可以在看清对方后决然放弃，不内耗，不改变，一切以
自己的内心标准为原则，有力地诠释了一个人的价值
从来与外在包装无关，而在于内在的品格与力量。

厄休拉·弗农的《仓鼠公主》与《纸袋公主》有异曲
同工之妙，此类作品可被视为重构“公主形象”的代表。
故事中，被诅咒的仓鼠公主携宝剑寻纺锤，将“等待救
赎”的命运扭转为“主动破咒”的冒险。芭贝·柯尔的《顽
皮公主不出嫁》强调的是女性的“自主选择”。埃米莉·
詹金斯笔下的《穿裤子的公主》，从另一个维度拓展了

公主的可能性，冒险、勇敢从来都不是男孩的专属特质，公
主也可以“不爱红装爱武装”。香农·黑尔的《黑衣公主》系列
更让儿童绘本中的公主形象变得丰富而具体：白天，她是端
庄优雅的公主；夜晚，她化身黑衣英雄，守护王国的安宁。这
种“双面人生”消解了“温柔”与“勇猛”的性别对立，凸显女
性可以同时拥有柔软与坚韧两种特质。

这些绘本的涌现绝非偶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接受
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儿童绘本中的公主形象逐渐从扁平
化、符号化变得立体可感，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性别
无优劣，角色无定式。绘本作者们不再将公主的价值锚定在

“美貌”与“婚姻”上，而是将目光投向其内在的品格——智
慧、勇气、独立、清醒等。用诙谐幽默的故事潜移默化地传递
着平等、多元的价值观，使儿童在轻松有趣的阅读体验中自
然而然地形成健全的性别认知：男孩不必强求“坚强无畏”，
女孩也不必困于“温柔乖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想成
为的样子。这类绘本的价值不只在于故事情节的新奇幽默，
更能引导儿童养成健全的人格，懂得性别的平等，培养多元
化思维，从而更好地走向成熟。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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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卯卯在2019年凭借《山里来的羊》
获得首届《儿童文学》温泉杯短篇童话大赛
金奖。这篇“彰显童真、烛照童年的飞扬之
作”是她形成自己童话风格的标志。此后
一系列格外亮眼的创作，使她跻身于中国
当代原创童话的骨干创作群体。长篇童话
《我的，我的》荣获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意味着其在当下成为继周锐、冰
波、王一梅、汤素兰、陈诗哥等重要童话作
家之后，新的代表性创作力量。

赵卯卯的童话创作，侧重于对童年感
觉的灵动描述，对孩子内心世界的贴切把
握。她善用诗性逻辑推动童话，而叙事的
现代质感与思考的哲理意味，使她的童话
具有人文性精神的独特魅力。

从童话体裁的常规定义来看，《我的，
我的》在文本形式上的幻想特性与情节结构
上的想象逻辑并不突出。赵卯卯没有将作
品全部建立在超自然力量之上，去营造出非
现实的神奇世界，而是一直贴着孩子的生
活，深入孩子的内心，去感知童年特有的精
神世界，她牢牢把握住儿童的天性、感情和
思想，以孩子的心理真实和情感真实作为童
话的核心逻辑，完成了对童年本质真实的精
彩书写。

“儿童的天性就是童话的家园，童心童
梦就是童话生长的土壤”，儿童文学研究学
者汤锐认为，“童话就是童年的生命状态”，
生动地阐述了童话深层次的特性。《我的，
我的》恰好是深入探寻并展现童年生命状
态的优秀之作。

作品讲述了一位叫王盒盒的男孩的生
活日常，在家庭、学校和医院的场景转换
中，显现了他短暂人生历程中丰富的内在
世界，并用感人而富有诗性的笔墨为他小小的心灵史“立传”。赵
卯卯无意于通过讲述罹患重疾的孩子的故事来贩卖苦难、渲染悲
情。她以这位九岁男孩为“典型”，完整地展现出童年的精神脉络，
以及成长过程中要跋涉过的“暗礁险滩”——作品中涉及的重病与
死亡只是该作要探讨的一种极端情境。

在《我的，我的》中，成长的“暗礁险滩”是赵卯卯细腻刻画的童
年的孤独状态。她在作品中充分理解孩子内心的孤独、难过、悲伤，
并懂得孩子之所以有这些情绪和心理，主要是在面对一个由成人
主导的大大的世界，难免有一种存在的焦虑感，因此他们最真切的
期盼与诉求，用王盒盒的话来说就是“我希望全世界都能理解我”。

在“我的马”这一章节中，五岁的王盒盒感觉自己身体里有一
匹奔腾的马，这是他表达欲、探索欲、想象力与蓬勃的生命力的具
象表征。当他把这事告诉别人时，在以爷爷、奶奶为代表的部分成
人那里得不到回应。他怀疑“自己与众不同”，并问询了爸爸。爸
爸分享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并将之延伸到关于孤独的话题。当王
盒盒说自己有时候会觉得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时，爸爸一字
一句地对他说：“你还有我，有妈妈，有爷爷奶奶以及爱你的所有
人。”王盒盒突然觉得不再悲伤，“我知道，爸爸会相信我有一匹马，
而且他会相信关于我的一切”。于是，就像《小王子》中的那个小男
孩，用一幅蛇吞象的画来感知成人世界一样，王盒盒用“我的马”来
判断他人对自己的认同。

“我的马”这一章写出了孩子在童年期的第一次自我觉醒与强
烈的主体意识，并在求认同与求理解中，完成对自我的印证与对世
界的画像；“我的老师”这一章，表达了来自成人世界“温暖而柔软”
的力量对润泽孩子心灵家园的重要性；“我的秘密”这一章，进一步
探讨了孩子对外在的好奇与内在自我的构建之间的微妙关系；同
侪之间的友谊与矛盾以及孩子之间的亲疏关系，对孩子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则是“我的朋友”这一章中的主要话题。

在“我的病”这一章之前，赵卯卯从孩子的角度，围绕着“我”为
什么会与众不同，什么是孤独，什么是意外，人为什么会老等问题，
非常耐心地勾画出了小男孩王盒盒童年状态的一幅幅图景。并采
用一种心灵独白的方式，让王盒盒絮絮地倾述着自己的感觉、情
感、想法，把他丰富曲折的心灵世界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来，让人沉
浸其中，感受童年的孤单与欢欣。进入到后半部分，在关于对王盒
盒从生病到离开世界的叙事中，则将童年状态置于非寻常非普遍
的场景中予以探讨，从审美维度写出对儿童生命的诗性思考。

王盒盒生病了，他觉得病痛“像豹子一样横冲直撞，它有鳄鱼
一样的牙齿来咀嚼，它还善于捉迷藏，因为医生们总是不能完全杀
死它”。他痛苦极了，伤心极了，更是恐惧极了，他害怕会失去一
切，包括自己。因此，他希望自己像女生小葵那样有守护天使。一
天，他在医院走廊的尽头，遇到一个巨人。这位被他视为病友的高
大的老蛋头，其实是守护天使，他谈笑自若，乐观自信，一步一步引
导王盒盒在病痛状态下要有人的体面与尊严，要有直面死亡的勇
气，学会放手与接纳，并帮助他安排好与世界作别的方式。在这个
过程中，王盒盒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聪慧和悟性。赵卯卯写出了
儿童的孤独、难过以及他们的懂事与乖巧。乖巧并不是一种讨好
的姿态，它意味着接纳自己，与一个给他意外的生活彻底和解。这
是一种创作的智慧，也是面向孩子的宽厚的怀抱。

最值得称道的是，赵卯卯没有在作品中刻意制造孩子与成人
之间的冲突，来强调对孩子的呵护或者彰显写作的儿童本位特
性。《我的，我的》中的每一个成人，尽管或多或少都有自我的局限，
这更符合人性的真实，但他们对孩子的爱和照护都是真挚的、无条
件的、毫无保留的。

有人曾说，童年犹如一颗饱满的种子，在破土而出的过程中，
需要顶开泥土与石块，那么必然经历成人已经无暇理解的“黑
暗”。但是在《我的，我的》中，童年这颗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
免会遭遇暗礁险滩，经历破土而出前的“黑暗”，来自成人的关注与
关爱始终在场。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被视作守护天使的老蛋
头，都时时守护着孩子的成长。与其说老蛋头是孩子的守护天使，
不如说他是一位出现在王盒盒生活中的阅历丰富但童心未泯的成
人、一位精神上的引导者。这些人物构成了这部作品最稳当、最基
础的价值核心。

王盒盒幼儿园毕业后，在街上与懂得他“我的马”是什么意思
的同班女孩相遇，作品里这样写道：

她戴着一顶黄色的、像向日葵一样的太阳帽，开心地朝我跑
过来。

“王盒盒，”她已经不再喊我王哈哈了，“我知道我身体里藏着
什么了。”说着她神秘地对我快速眨眨眼。

“什么？”我问她。
“一颗种子，我觉得那是力量的种子。”她兴奋地说。
童话是儿童的梦，是儿童的生活，是儿童眼中的世界。在《我

的，我的》中，赵卯卯在童年的心田里种下了一颗“力量的种子”，它
包含着爱与希望、放手与接纳，以及儿童与成人之间能充分沟通、
理解的“温暖而柔软”的美好关系。

（作者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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